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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
古荔园

□崔耀奇

当夏风掠过粤西上河古荔园，千
树万树的枝桠间便燃起团团丹霞。这
座被当地人唤作“冯家村古荔园”的果
园，是全国最古老的成片优质荔枝带
之一。

古荔园位于浮山之阳、琅江北岸，
地处上河村委会。蝉鸣荔红时节，网
红在丹荔下直播：古荔园1230亩，有
571棵古荔枝树，登记在册1000年以
上的古荔树120多棵，品种主要有大
造（红皮）、黑叶、白蜡、进奉等。

每年荔红飘香时节，我总会回古
荔园作客。徜徉古荔园，看红果缀满
枝头，缕缕果香在空中弥漫，令人流连
忘返。

古荔园有个园中之园，叫“进奉
园”，算得上是古荔园“精华”。新铺的
柏油路穿园而过，将“进奉园”分成两
部分。进奉古荔有十几棵，树龄都在
1000年以上。这些古荔历经千年风
霜，树身斑驳，树皮粗糙，树身有“寄
生”缠绕。有的树干被掏空，枝条虬
曲；有的浑身伤痕，给人以沧桑感。它
们默默伫立，独木舟侧畔穿梭而过，千
年时空一闪而过。

2020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广东省荔枝分子标签工程技术中
心取样进行“碳-14”树龄检测。分析
结果报告显示，“进奉园”有三棵树龄
1780年，与“岭南荔母”（红皮）、“岭南荔
王”（又名“砸死狗”）成为上河古荔园树
龄之最。还有一棵编号4007进奉树龄
1680年。对比朝代推知，1780年进奉，
源自东汉“三国”年代；而1680年进奉，
缘起“东晋”时期。这些古荔要比冯冼
后裔定居的“冯家村”早三二百年。

1780年进奉古荔从何而来？相
传当地百越人上浮山深处打猎，追逐
的猎物在一棵高大树后消失，猎人为
此懊恼不已。时值炎热六月，口渴难
忍，只见这棵大树缀满小拳头般红果；
猎人与同伴也顾不得那么多，各自摘
下一颗红果剥开尝了一口，只觉甘甜
无比，浑身舒爽，大呼“仙果也”。遂摘
来红果吃了一颗又一颗，炎夏疲惫一
扫而光。出来大半天，猎物打不到，摘
几簇“仙果”回去向长老交代也罢……
进奉古荔就是这样被发现的。百越人
后来陆续发现多个品种的野荔枝，并
移植回来栽培。经过冯冼后裔的培
育、维护、经营，形成了广袤无比的“冯
家村荔园”，即今日上河古荔园。

逾1780年的进奉，被当地人称为
“进奉王”。百越人当时称进奉果为
“坨坨果”，果个头特别大，约 16个
500克，果色黄里透红，果熟透出淡淡
兰香，果味清醇、果肉无渣，品尝后令
人陶醉。

进奉从汉代走来，历经隋唐至今，
如此“佳果”不与朝廷“分享”，道理上
讲不通。相传南越王赵佗以此园荔枝
果进奉给朝廷。隋唐时期，上河古荔
园规模宏大，又经冯家村冯冼后裔用
心打理，古荔园成为名副其实的“贡
园”。进奉荔果，年年“进奉”，“进奉”
之名由此而来。唐玄宗时，幼年在冯
家村生活的高力士（冯盎曾孙、冼太夫
人六世孙），让岭南节度使赵九章“置
骑传送”进奉美荔送给杨贵妃专享，

“一骑红尘妃子笑”以及清代两广总督
阮元的诗句“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
味念家乡”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形。

相传高力士当年回到阔别三十多
年的故乡寻找母亲麦氏和大哥大姐，
曾在“冯家贡园”上河古荔园组织飞骑
传送佳荔，其中就有进奉品种。当然，
进奉皇宫的佳果不限于“进奉”，还有
黑叶、大造（红皮）等品种。电白霞洞
荣夏村还另有一个“进奉园”，存有不
少进奉古荔。这些美荔应是进奉朝廷
的一部分。

1780多年的进奉王，里面蕴含多
少人世悲欢，演绎多少民俗故事，书写
多少动人篇章。这部人文史书，绵长
悠久，值得人们去探究、追寻、抒写。

又逢红荔飘香，我们一行来到家
乡古荔园。伫立在树荫底下，进奉王
巍然屹立，树干粗壮，生机勃发，宛如
巨伞，果实累累。

星星离我们很近，仿佛伸手可摘；星
星离我们很远，似乎遥不可及。

记得幼时在乡下，星星是极多的。每
到夏夜，星星便悄悄地爬上天幕。先是零
星的几颗，怯生生的，像躲在门后张望的
孩童。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一簇一簇
地往外蹦，往外跳，眨眼间，便把天空填得
满满当当，一丝风也透不进去。

牛郎星最是分明，中间大，两头小，活
像一副“星扁担”。村里人说，这是牛郎挑
着“两个娃”去“追”织女，追着追着，扁担
就弯了。

“扇风生玉漏，置水写银河。”此时，银
河也渐渐显出轮廓，它像一条缀满碎钻的
白练从东南方斜斜地挂下来，无声地注入
袂花江。微风吹过，江水溅起晶莹的星光。

江边的晒谷场上，堆满了金黄金黄的
稻谷。大人们围着谷堆有一搭没一搭地
侃着“星空与农田”“星星与稻谷”的故
事。九叔的水烟筒一明一灭，与天上的星
光遥相呼应。“瞧见没？那就是银河！”他
手上的烟斗在空中划来划去：“今年河面
宽，要发洪水哩。”

九叔是村里的老秀才，自幼喜欢观天
象，看星辰，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星河故事。

闻到九叔的乡音，萤火虫纷纷从西南方
向飞来，忽高忽低，忽明忽暗，宛若“跌入凡
尘的碎星子”。我们追着流萤跑，笑声撞在
砖墙上，又弹回来。星星在夜空中不停地眨
眼，似乎在向流萤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

“快看，天狼星！”顺着九叔的指头望
去，我看见天狼星正穿透亿年的光阴朝我
微笑。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九叔摇头晃脑地朗读《江城子·密州出猎》。

“天狼是什么狼？”隔壁村的“大头虾”
不知何时溜了过来，手里还攥着半根黄瓜。

“大头虾”是村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
顽劣娃。平日里，他不是上树掏鸟窝，就
是下地偷番薯，抓虫子吓唬女同学更是常
有之事……

“满口之乎者也！”“大头虾”朝九叔扮
鬼脸还偷偷摸他的水烟筒：“天狼星是不
是犬星？”

九叔慢悠悠地吐着烟圈：“在民间，天
狼星又被称为二毛郎。”

此时，村头的阿桃也跑过来凑热闹。
阿桃说：“天狼星会变成狼狗！”

“大头虾”说：“天狼星会咬人！”
我说：“天狼星会射天狼！”
我们说着、笑着、吵着、闹着，闹成一团。
吵闹过后，我们便躺在尚有余温的石

板上数星星。
“一颗、两颗、五颗、十颗、百颗……”

哎呀呀，数着数着就乱啦。
九叔笑着说，天上的星星比打谷场上

的谷粒还多，数是数不清的。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口丁。”我们继

续在密密麻麻的星群里寻找永恒的寓
言。找着找着，眼睛就开始发涩。起初只
是眼角微微发酸，渐渐地，那酸涩便蔓延
开来，化作一层薄薄的水雾，将眼前的星
辰染成模糊的光斑。

忽然，一颗流星从天空中划过，拖着

长长的蓝色磷光。“大头虾”张大嘴巴说，
流星等一下就坠进袂花江里。

我们提着煤油灯跑到江边，苦苦寻了
一个时辰，除了找到几只蛤蟆外，其他什
么也没找到。

夜渐深，露水渐浓。躺在石板上，我
感到脸上有些微凉，衣服也微微潮了。但
我不愿起身，仍旧躺着仰望星空。此刻，
星星愈发地近了，近到能看清“牛郎”扁担
上的木纹，近到能看见“织女”纺车上的纱
线，近到能听清银河里的潺潺流水声。

“大头虾”看着那低垂的“织女”星，心
里痒痒的，恨不得马上将她捅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大头虾”拿起竹竿，
就往上捅。第一次捅，捅偏了；第二次捅，
捅歪了；第三次捅，捅斜了。“大头虾”不甘
心，又搬来小凳子，站上去，继续捅。但捅
来捅去，就是捅不中……

夜愈深，星星愈发稠密。那些数不清
的星星挨挨挤挤，挤挤挨挨，在深不可测的
幽蓝里浮沉闪烁。它们彼此守望，又彼此
勾连，组成一张笼罩四野的光网。微风吹
过，星光悄然滑落，浸染着山川、河流、村
庄，最后连身下的石板也隐约浮起微光。

三更时分，星星又近了些，近到几乎
压到我的眉睫上来。我伸手一捋，仿佛就
能捋下一缕星光。

不知不觉，石板已经半湿。九叔催我归
家，我却盯着眼前的星星出神。星星在夜风
中轻轻摇晃，把光斑洒在“大头虾”的脸上。

“大头虾”早已睡去，嘴角还沾着黄瓜籽。
五更时分，村庄已睡去，只有荔枝树

还醒着，它把枝桠伸向星空，仿佛要摘几
颗星星下来。

我起身回屋，头上的星星依然缀满夜

空，明亮如初。
我带着星光入睡，梦里竟看见七颗星

星在夜空中串成一根“糖葫芦”……
后来，我离开村庄，挤进城里。起初，我

还保留抬头看星星的习惯，渐渐便淡忘了。
城里楼房如林，灯火如昼，天空被切割

成几何形状。偶尔从窗户望出去，只能见得
两三颗星子，孤零零地悬着，像是迷了路。

很多人都说，城里灯光太亮，把星星
都赶跑了。说起来奇怪，我自从进了城，
星星便一颗接一颗消失了。那些晒谷场
上看星星的记忆，也渐渐隐没在城市的灯
海里。久居都市，我们似乎已习惯在红尘
中穿梭，在风中漂泊，渐渐失去观星的闲
情，也失去将星辰编成故事的想象力。

那一年秋天，港城遭受暴雨、台风、海
潮的轮番袭击。狂风骤雨中，树木被拦腰
截断，汽车被砸烂掀翻，电线杆被连根拔
起。突然，城外的变压器发出“轰隆”一声
巨响，全城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我摸黑爬上楼顶，发现台风后的天空
格外清澈，银河也格外清新。那条由无数
星辰汇成的光之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
淌，横贯整个夜空。我痴痴地看着银河，
忽然觉得身体变得很轻，似乎要随着这星
光飘浮起来。

突然，一颗流星拖着一条闪亮的长尾巴
划破夜空，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这流星好
像有点眼熟，但我又忘了在何时何地见过。

“梦里不知身是客”，我蓦然惊觉，我
已有二十余年没抬头观天象了，那些曾经
熟悉的星辰现在看起来却如此陌生。

台风过后，城里冒出一家天文馆，墙
上刻着“带你重温星空梦”七个苍劲有力
的金色大字。我站在门前踌躇良久，终究

没有进去。不知是怕银幕上的银河太清
晰，还是怕银幕上的银河太模糊。

先是看不见，然后是怕看见，最后连记忆
也模糊了——我怀疑我已患上星光遗忘症。

前些日子，阿桃邀我去硇洲岛露营，
说是一起去数星星，一起去追寻童年的记
忆。我犹豫好久，终究还是去了。

硇洲岛的夜，是从海上漫过来的。渔
火一盏盏点亮时，星星便从云朵里钻出
来，起初只是稀稀疏疏的几颗，后来竟如
打翻的米箩，白花花的缀满天空。这里的
星星与别处不同，它们仿佛被水雾浸泡
过，带着潮汐的韵律明明灭灭。

有人说，硇洲岛的星星是有记忆的，
他们记得渔港建成时的灯火，记得台风过
后的狼藉，记得渔民丰收时的欢笑。还有
人说，硇洲岛的星星是会算流水的，它会
告诉你哪个海湾的鱼群最密集。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
家。”银河宛如一条璀璨的玉带，横跨天
际。躺在甲板上，我顿感银河要倾泻下
来，将我淹没其中。

北斗七星摆得最周正，像挂在黑绒布
上的银勺子。阿桃说，那银勺子是天上神
仙用来舀酒的。

“顺着勺柄往外数，就能找到北极
星。”老渔夫窦四蹲在船头补网，抬头望一
眼星空，又低头继续手上的活计：“过去，
夜里行船，全凭星星指路。”

老窦头从十六岁那一年起便随船出
海打鱼了。数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仰望
星空的习惯，在别人眼里，他简直就是一
个“星痴”。

“他看了一辈子星星，眼睛比谁都亮，
比谁都尖！”这些码头闲话，他听见了，也
仿佛没听见。

“‘北斗’是我们渔家人的路标，跟着
‘北斗’走，就不会迷航！”老窦头把烟蒂凑
到嘴边，狠狠的吸了一口，慢慢的吐出一
缕烟圈。“而如今，许多人连‘北斗’都不认
得了。上个月，陈家的小子夜里出海，导
航坏了，竟找不到回家路……”

潮水越涨越高，星星越来越密，它们
倒映在海里，随着潮水轻轻晃动。夜归的
渔船，拖着长长的光尾，搅碎一海的星
辉。此刻，天上的星，海里的船，船上的
灯，全都混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是天上的
星星跌入海里，还是海里的灯火飞到天
上。偶尔有飞鱼跃出水面，溅起的浪花也
带着细碎的星光。

凌晨时分，硇洲码头开始热闹起来。
归航的渔船带回了满船的星光，渔妇们手
脚麻利的将鱼获分拣、打包、装箱。我蹲
下身抱起一条硇洲大白鲳，发现它的眼睛
特别亮，像是把整条银河都装了进去……

夜愈深，星星愈繁杂。那些星星又浓
又密，又大又亮，像被硇洲宋皇井水洗过
似的，一颗比一颗晶莹剔透。它们倒映在
海里，随着潮水轻轻晃动。此时的硇洲
岛，是天上的海，也是海上的天。

天快亮时，素有“太白”之称的金星悄
悄地爬上了天空。晨曦中，金星与带着银
霜的蛾眉月深情对望，互诉衷肠，上演了
一场浪漫的“星月童话”。

遥望繁星
□吉庆

人生易老，曾经为我授课的老师，健在
的只有原廉江师范教音乐课的黄秉用老师
了，已经97岁高龄。他随子女在番禺居
住，我不时会去探望他。6月初他给我打电
话，说自己讲不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及早安排。我回应
他：“老师别说泄气话，您的身体状况，茶寿
可期。”他明白，茶字的笔画是廿加八十八，
茶寿就是一百零八岁。电话里他笑着说：

“那是愿望。可是人的主观愿望总是受客
观规律所限制，我得做好准备。”黄老师说，
他最珍爱的物品是伴随自己一生的那把小
提琴，他要把它赠送给我作为纪念。我的
心弦被猛烈扣动，震荡不已，心神不由自
主，霎时飞回第一次见到这把小提琴的时
候。

1959年，我初中毕业考上廉江师范学
校，班主任向我们介绍音乐老师，告诉我们
黄秉用老师华南文艺学院毕业后，在华南
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演奏员，由于身体不适
应流动性太大的生活，要求到学校当老
师。我们都处在追梦的年龄，对艺术家心
驰神往。记得上次华南歌舞团在县体育场
演出，人山人海，我们挤不进场地中心，在
人群外干着急。华南歌舞团是现在广东歌
舞剧院的前身，在我们的心眼中是艺术的
圣殿，黄老师从那里出来真了不起。他谱
写过许多歌曲，当时正在修建青年运河，他
作曲的《青年运河颂歌》，在学校的上空中
回荡不绝，听着他的歌，我们对他更加尊
敬。

一天晚上，大院二楼传来悠扬的小提
琴声，我们循声走上二楼，看见黄老师在他
宿舍门前的走廊上拉琴。旁边围着一圈
人，有同学也有老师。我听得出他拉的是
《月光小夜曲》。在这静谧的夜晚，当第一
缕琴声如月光般流淌而出，便悄然开启了
一场心灵的浪漫之旅。那柔美的音色，仿
佛是一位倾诉者在耳畔低语，诉说着无尽
的柔情与思念。琴弦颤动，音符如晶莹的
露珠，顺着月光的轨迹缓缓坠落。轻快的
旋律，宛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在眨着眼睛；
而舒缓的乐章，则似温柔的晚风轻抚过脸
庞，带来心底最柔软的触动。小提琴独特
的音色，时而婉转悠扬，时而缠绵悱恻。黄
老师用他纯熟的演奏技巧，编织出一个如
梦如幻的世界，让人沉浸其中，唤起内心最
纯粹的情感，在这幽静的夜色里，与音乐融
为一体，享受着这片刻的美好与宁静。

从此，我对黄老师更为崇敬，更加倾心
聆听他的讲课。音乐是所谓的“副科”，一
周只有一节课。我却愿意花精力深入学
习，主动找黄老师请教。我的学习热情深
深打动了黄老师，他打破常规，收下我这个

专科学生，将他大学的课程全部传授给我，
占用他多少时间都从不厌烦。我一再感谢
他的赐予，黄老师反复强调：“老师只希望
学生努力，巴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的知识都
掏给学生。”他布置我做视唱练耳、对位和
弦、作曲法等课程的练习作业，每一道题目
都认真批改和评讲。当时学校只有音乐室
有一部钢琴，学生练习只能使用脚踏风琴，
要弹那部独一无二的钢琴要经过考核，只
有我一个人通过。师范三年，黄老师一直
陪我练琴。毕业的时候，黄老师对我说：

“你现在师范毕业，拥有中专学历，祝贺
你！论音乐水平，你完全达到大专毕业的
程度，只是没有文凭而已。你要懂得，文凭
是给别人看的，真才实学是给自己用的，实
学比文凭更重要。”

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老师的教诲。
当教师的时候，也像他那样“巴不得把肚子
里所有的知识都掏给学生”，博得学生的尊
重和爱戴。我的音乐知识是黄老师传授给
我的，我一辈子铭感师恩，和他一直保持联
系。《广东教育》杂志绝无仅有发表过一首
歌曲《教师的青春为什么壮丽》，是我写的
歌词，黄秉用老师作曲。音乐知识在我的
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许多朋友只知道我搞

文学创作的，很少有人不知道我从事音乐
工作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学校
调到剧团工作，除了编剧，还负责作曲和担
任乐队主奏。当时我在《岭南音乐》上发表
了《雷州音乐简介》《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
纯〉休止符的巧用》两篇文章，引起省音协
的注视，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到省音协
工作。后来还是省作家协会先走了一步，
从湛江调我到省文联工作。时隔六十多
年，黄老师对我在音乐方面的兴趣依然念
念不忘，要把他毕生最珍爱的小提琴留给
我做纪念。我再三奉劝他，小提琴应该留
给他的后代作为传家宝，他却说：“我的儿
孙中没有人喜欢音乐，留给他们没有意
义。”坚辞无效，我只好领受了。手捧老师
的馈赠，我百感交织，耳边仿佛回响起毕业
晚会上黄老师为我们拉响的琴声。

黄老师演奏的是小提琴独奏曲《新疆
之春》。当那灵动的音符从琴弦上流淌出
来，便如瞬间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疆大地的
时光之门，将那片广袤土地上盎然的春天，
鲜活地呈现在听众的眼前。琴音的每一次
跳跃，都仿佛是草原上欢快奔跑的小羊羔，
为这片神圣的土地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
力。独奏曲的节奏之中，有着一种迫不及
待的雀跃，就像新疆人民在漫长冬日过后，
对春天急切的期盼和按捺不住的喜悦。小
提琴的高音区明亮而清脆，恰似湛蓝天空
中飘荡的朵朵白云，轻盈且自在。那悠扬
婉转的曲调，又似蜿蜒流淌的河流，在春日
暖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一路欢歌笑语，滋
润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随着乐曲的推
进，节奏愈发紧凑，仿佛是新疆人民身着鲜
艳的民族服饰，汇聚在草原之上，跳起了热
情奔放的舞蹈。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生命
的力量与对未来的憧憬。在乐曲的高潮部
分，各种演奏技巧交织运用，那磅礴的气
势，犹如春日里的一场盛大狂欢，天地间都
洋溢着欢乐的气息。草原上的骏马在嘶
鸣，它们扬蹄奔腾，与人们的欢歌笑语共同
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新疆春景图。

老师以独特的方式，与学生分享学业
有成的喜悦，我们心领神会，听得如痴如
醉。琴声悠远，把我们的思绪引向美好的
憧憬。琴声炽烈，点燃我们报国的豪情。
大家一起高唱黄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在这
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
载着年青的朋友们，奔向那美好的前程
……”告别老师，告别母校，走向四面八方，
去描画各自人生的美好图景。如今，我这
个满头凝雪的老童生，在老师面前岂敢言
老！接过小提琴，俨然接过老师的衣钵，我
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夕阳中继续震响心弦，
让每一个音符都融进春天的旋律之中。

琴
声
悠
远

□

吴
茂
信

写给父亲
□魏福迪

寂静的夜里
月光洒在窗前
映出您模糊的容颜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些和您共度的时光
温暖又明亮

小时候 我坐在您的肩头
世界变得好高好远
您的笑声 如同阳光
驱散我心中的阴霾
大手拉着小手
走过春秋冬夏

如今 您已去往天堂
留下我在尘世彷徨
每当我遇到挫折
多希望还能听到您的鼓励
可回应我的只有寂静
和无尽的思念

我知道 您在天堂看着我
就像星星守护着夜空
我会带着您的期望
勇敢地走下去
即便前路漫漫
我也不会害怕

如果思念有声音
您一定能听到我的呼唤
如果梦境能相连
希望能与您再次相见
在梦里 再感受一次
您那温暖的怀抱

芒种（外一首）

□郑月娟

南风炙野麦芒高，汗湿青秧千顷涛。
白水一杯邀落日，星光半路鸟归篙。

春日暮溪行
杨柳风轻燕语樯，春山掩脸醉残阳。
一湾溪水金波跃，几卷浮云翠黛藏。
渔父垂竿迷曲岸，逸人荡桨恋横塘。
徜徉欲去林花挽，襟发犹存杜若香。

诗三首
□陈传添

海城湛江
一城出海立苍茫，水碧逶迤接大洋。
破浪千帆天际去，涛声磅礴壮南疆。

野趣
临窗度韵搜枯肠，勉力成吟柛亦伤。
涉水登山寻趣去，野生诗句自芬芳。

消夏
人生总盼福绵长，珍爱朝晖与夕阳。
翠绿盈眸当惜取，山溪野树觅清凉。


